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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專號》

編者語

　　自本年年初開始，由新發現的冠狀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呼吸系統感染在世界上多個地方蔓延。由於

初缺乏有關引發該疾病的病毒資料，故一般稱該疾病為「非典型肺炎」；及後，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正式命名其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 SARS 。該病

毒的傳染能力頗強，廣東、北京、香港、台灣、星加坡、越南和加拿大等地相繼在短時間內感染該病毒

的人數激增，各地的政府和人民皆對該新疾病產生很大的恐懼和關注。

　　在治療此疾病的過程中，各種力量不斷重塑國際關係、族群形象、社區組織、權力結構和文化傳承

等各方面。雖然該疾病現時已受到控制，但上述各方面的轉變正日漸明顯。本通訊在哀悼不幸者之餘，

更希望可以記錄這項重大歷史事件；因此，本期《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特設 SARS 專號，以供研究

者和讀者探討和反思。雖然該疾病正確的名稱為 SARS ，但「非典型肺炎」一詞已普遍被人們所接受，

所以，本專號中上述兩項名稱皆通用。

　　各篇文章來自不同的地區，報導了當地對「非典型肺災」的反應。研究文獻在建構過程中，本身也

成為了歷史資料的一部份。各篇文章所關注的問題、其探討的角度，以及其所表達的意見，也將成為了

我們了解各地對此次疫症反應的研究資料。

SARS 與中國社會：歷史的展望
飯島涉

橫濱國立大學經濟學部

一、前言

　　自去年秋天到本稿執筆為止， SARS(嚴重急

性呼吸道症候群)在廣東省、香港、新加坡、北

京、多倫多、越南，以至台灣等地肆虐，造成很

多問題。本文嘗試從傳染病在中國社會的歷史角

度出發，探索傳染病對社會的影響。

　　也許可以說是幸運，迄今為止，日本並沒有

感染 SARS 的病人。因此，對於生活在橫濱的筆

者來說，除了原定在香港和上海舉行的會議被取

消外， SARS 並沒有構成任何實質的影響。雖然

如此，筆者每天透過日本的報章、電視、電台等

傳媒的報導，追蹤各地有關 SARS的狀況。在 5月

初，一位染病的台灣醫生到日本旅行的消息披露

後，有關 S A R S 的報導達到頂點。就如後述一

樣，日本社會對 SARS 的反應，不單是過份的，

而且，還牽涉到人權、國際貢獻等問題。在日本

的華僑華人社會也有各種各樣相應的活動。本稿

的另一個目的，是記錄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對

SARS 的對應。

　　對研究中國乃至東亞社會的傳染病歷史的筆

者來說，環繞著有關 SARS 的諸種狀況仍然是非

常複雜的。有些狀況是在歷史上存在的，有些是

嶄新的。筆者通過電子網絡追蹤 SARS 發展的狀

況。在 SARS 蔓延的時候，有關傳染病的資訊的

編者按：本文由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蔡志祥翻譯，並經作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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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和交換，通過跨越國界的電子網絡頻繁地流

通。這可以說是探討傳染病的一種嶄新的方向。

一方面，控制 SARS 的研究網絡的形成和情報互

通的機制的發展；另一方面，個人可以通過世界

衛生組織(WHO)和各國政府的官方網頁，即時地

取得有關 SARS 的資訊和他們的對策。對疾病研

究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世界衛生組織批評中國政府對 SARS 的漠視

是延誤及早防禦 SARS 的主要因素。可是，現在

中國中央政府、上海等地方政府，以至台灣政府

的網頁都積極地提供 SARS 的資訊。無疑，資訊

的公開緩和了批評和焦慮。此一發展的其中一個

重要的背景，是中文網站的普及和政府資訊電子

化的結果。又如台灣政府透過視像電話監察家居

隔離者的方法，是近年發展起來的對 SARS 等新

的傳染病的監察系統。可以說是，這是一種「近

未來」的狀況。這樣的發展在日本還是未能有效

地實行。假如日本有 SARS 的染病者，日本的中

央以至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如此有效地同步地提供

資訊？

　　現在， SARS 的疫情逐漸受到控制，新病患

者也逐漸減少。可是，從多倫多在疫區名單中剔

除後，再有感染個案出現的情況來看，對 SARS

的控制仍未能完全樂觀。在 SARS 蔓延期間，由

於這是新的傳染病，加上其傳染路徑不明，沒有

有效的疫苗等因素，「緊急避難」成為受人重視

的對策。也許在這裡我們可以窺見在二十一世紀

對傳染病的對策的各式各樣的問題。從各式各樣

的角度來反覆地探討這些問題，應該是很有意義

的。

二、歷史中的傳染病

　　SARS 蔓延時，很多人都憂慮這是二十世紀

初在全球爆發的流行性感冒的翻版。因為二者皆

是呼吸系統的傳染病。假如憂慮成為事實，世界

便會陷於大混亂。在 1918至 1920年流行性感冒爆

發期間，全球有 2,500 萬人因感染而去世。當時流

感在香港和台灣亦有相當程度的擴散。雖然我們

對中國當時流感擴散的狀況並不太清楚，也沒有

發現其對人口有大規模的影響，可是在都市和部

份的農村應有相當的蔓延。筆者認為，從傳染的

途徑以至對社會制度和意識的影響方面來說，約

一百年前發生的鼠疫較流行性感冒更為深遠。

　　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當時由於相繼發現

導致傳染病的病原菌以及帶菌媒體的生物，以及

世界各地的學者紛紛來港展開研究，令到這個時

期成為傳染病研究的黃金時代。當時研究結果指

出，鼠疫的出現是由於吸血的跳蚤把鼠疫菌傳送

到人體內。故此，當時的對策是積極地強制隔離

病患者以及清潔環境，杜絕老鼠等帶有跳蚤的小

動物。可以說，當代人對傳染病的對策，是根源

自應付十九世紀初各地爆發的霍亂和鼠疫所累積

下來的經驗而確立的。

　　在香港擴散的鼠疫來自雲南。十九世紀中的

回亂以及中國生產的鴉片的貿易促成十九世紀後

半期鼠疫在廣東省各地廣泛傳播。 1894 年鼠疫由

廣州傳到香港，令到很多華工染病和死亡。根據

香港政府的統計，1894年有2,700人染病，他們大

部份不能痊癒。 1894 年後，鼠疫仍然不斷在香港

出現。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鼠疫由香港傳到

上海、天津等中國沿海地域，繼而向東傳到臺

灣、日本、夏威夷和北美洲，向南經過新加坡、

東南亞、印度傳到南非。這樣的鼠疫全球化的背

景，是殖民主義全盛時期，聯繫世界各地的交通

網絡體系化的結果。鼠疫因為人的移動而活躍起

來。因此，鼠疫的廣泛傳播可以說是一百多年前

全球化過程所產生的結果。當時，鼠疫在臺灣被

稱為「香港病」。這是由於臺灣的鼠疫源頭是來

自香港的勞工或避難者。雖然用地名作為疾病的

名稱，在世界各地皆然，然而此一事例可以反映

當時人的意識中，鼠疫這種傳染病和地域的密切

關係。

　　傳染病的擴散導致很多人感染和死亡，也隱

含著強烈的社會及政治意義。全球爆發的鼠疫由

於是源自香港，所以世界各地也以防治鼠疫為理

由，推行排華運動。東南亞和北美的唐人街更為

其標的。 1899年 12月夏威夷檀香山發現有人感染

鼠疫後，實施交通中斷，燒毀感染者的房屋，感

染者在收容所隔離等措施。 1900 年 1 月，因為燒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第三十二期  2003.7.15 第 3 頁

毀感染者的房屋引至唐人街大火。這次大火被稱

為「夏威夷黑死病事件」。事件的真相迄今仍有

很多未能解明的地方。有些傳聞認為這次事件是

縱火而非意外失火。當時有很多日本人在唐人街

居住，因此，排華運動很快衍生為排斥亞洲人的

運動。有認為「夏威夷黑死病事件」是對在檀香

山擁有強大經濟勢力的華人和日本人的一種打擊

方法。當時，檀香山的華僑希望透過清政府向美

國政府追討賠償由火災所引致的損失。賠償交涉

事件雖然未能完全反映華僑社會的利害關係，然

而，這次事件可以說是傳染病問題所引發的國際

政治問題。

　　鼠疫全球化的結果，對各地產生很大影響。

鼠疫在印度的傳播對該國的人口結構有很大影

響。在南非， 1901 年開普敦出現了鼠疫患者，南

非政府藉此實行對非洲人隔離。這一措施是後來

施行的種族隔離政策的背景。

　　傳染病史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是在種族主義

背景下，傳染病的傳播和排斥的問題。在歷史

上，這樣的問題不勝枚舉。而且，它們也不是過

去才有的問題，這從 SARS 發生後各地的對應，

也可窺見。不少國家以防止 SARS 蔓延為原因，

停止辦理入境護照，限制中國人入境。當然，現

在的狀況和一百年前鼠疫流行時的狀況並不能百

分百等同。用種族、國籍作為理由而實行差別待

遇，很容易成為批判的對象。可是，在本年 5

月，當一位感染 SARS 的台灣醫生在關西地方旅

行的消息公佈後，各地的酒店、都拒絕臺灣人以

至中國人住宿。雖然這些都是沒有法律依據的行

為，但在社會和政治上卻並沒有引發任何的問

題。與此有關的是日本記者在臺北的記者招待會

上發問的不恰當問題，導致臺、日的關係一度惡

化。日本在沒有 SARS 患者的情況下，仍然有這

樣的種族主義色彩的反應，假如日本真的有人因

此感染 SARS ，後果如何，實在難以想像。

　　在歷史上，天花、霍亂、流行性感冒等都是

影響人口的傳染病。可是，除了印度以外，十九

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擴散的鼠疫，對人口結構並

沒有產生很嚴重的影響。即使如中國這樣人口眾

多的國家，人口結構也沒有因為鼠疫而產生很大

的變動。可是，鼠疫的傳播和全球化，無疑對各

地的社會制度以及社會規範產生影響。在中國，

鼠疫的契機，喚起了「衛生民族主義」。為了對

抗在「夏威夷黑死病事件」中隱含的排華運動，

中國政府積極推行衛生運動，將衛生事業制度

化，實行傳染病對策，從而確立對外的地位。在

鼠疫全球化的時候，外國政府直接介入中國的衛

生行政。這包括基督教派遣醫療傳道使節，在中

國設立醫科大學，以至通過租界，直接地介入中

國的衛生行政。為了對抗外國政府的介入，引入

近代衛生行政制度成為中國政府一個重要課題。

可是，事實上，中國政府遇到了不少困難。近代

衛生行政的推動，並不能單靠引入西方醫學。對

付傳染病不能只是依賴技術，政府必須介入個人

的生活領域，重新整理社會制度。

　　1930 年代以後，在戰爭的陰霾下，中國衛生

行政有長足的發展。國民政府推出「衛生救國」

的口號，進行抗日戰爭。同時，也抵抗以 731 部

隊為首的日本軍隊所發動的細菌戰爭。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國以後，在 1950 年代推行「愛國衛生運

動」。面對著和美國的戰爭，衛生事業成為中國

政府國家建設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國共產黨通過

這一運動，把統治權力延伸到社會的 基層。朝

鮮戰爭時，認識到美軍可能會發動細菌戰。因

此，「愛國衛生運動」此一政治運動的原動力，

無疑是一種衛生民族主義。

　　二十世紀，中國的衛生行政機構在戰爭的影

響下，推行傳染病對策、並且成功地控制傳染病

的傳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疾病結構在

中國有很大的變化。現在，日常生活中導致死亡

的傳染病，主要是痢疾、傷寒、霍亂、肺結核

等。 1950 年代以降，傳染病在中國受到控制的原

因包括：(1)制度化的社會，透過都市的工廠和國

營企業以及農村的人民公社等獨特單位，有效地

管理著個人的行為。( 2 )對教育和醫療的大量投

資，(3)1950 年代以後，中國社會與外國沒有密切

的交往。

三、日本的華僑華人社會的對應

　　在歷史上，從「夏威夷黑死病事件」可見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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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由廣東省開始向全球傳播，對世界各地的華僑

華人社會影響至深。然而，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

社會對這次的 SARS 疫症究竟如何對應？下文嘗

試介紹日本華僑華人社會的對應，以供參考：

　　本年 4 月下旬，當中國政府將北京的感染人

數大幅上調之後，日本華僑華人社會與日本社會

才開始對 SARS 有實質的對應行動。下文主要根

據《日本僑報電子週刊》，介紹他們對 SARS 的對

策和反應。

　　4 月 28 日，(日本)中華總商會開始敦促會員注

意防範 SARS 。他們利用電話、電郵和互聯網互

通資訊和消息。互聯網在資訊互換方面扮演了非

常重要的角色。 1 同時，中國大使館科學技術處呼

籲在日本居住的中國人共同協力對付 SARS ，要

求提供有關 SARS 的醫療(包括診斷方法、醫護人

員的防護措施以及醫療器具等)、傳染病學及公共

衛生有關的資訊。 2 中國大使館也為在日的中國

人提供和 SARS 有關的中文資料。 3

　　日本的新華僑團體對 S A R S 的傳播尤其敏

感。例如日本華人教授會議呼籲收集有關 SARS

的情報、全日本中國人博士協會寄贈醫療用口罩

予中國的醫療機構。 4 此外在日中國科學技術者

聯盟理事會應中國大使館的邀請，向在日本居住

的醫護人員提供有關 SARS 的資訊。 5

　　除了以知識分子組成的專業團體為主的新華

僑團體外，如天津同鄉會、四川同鄉會、山西同

鄉會等同鄉團體亦積極募捐金錢和物資。 6

　　到了 5 月 25 日，由日本中華總商會主辦、在

日中國科學技術者連盟、中國留日同學總會、日

本企業中國投資促進會、日本華僑華人學會、西

日本新華僑華人聯合會、在日華人教授會議、全

日本中國留學人員友好聯誼會、神戶華僑總會、

北京大學校友會、山西同鄉會等團體協辦的慈善

音樂會在東京舉行。 7 這次音樂會共籌得 650 萬日

元的善款。 8

　　以在日中國科學技術者連盟、全日本中國人

博士協會、日本華人教授會議、日本中華總商

會、中國留日同學會、西日本新華僑華人聯合

會、在日中國辯護士(律師)聯合會為主幹的新華

人團體日本新華僑華人會準備委員會，也去信中

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祈求 SARS 疫症平息，並

且表示積極支持抗炎。 9

　　如上所見，在日本的新華僑團體，通過互聯

網交換資訊，從而敏銳地對 SARS 作出快捷的對

應。

　　雖然如此，橫濱中華街也受到 SARS 相當的

影響。橫濱華僑總會會長曾德深指出，受到謠言

影響，很多預訂了的讌會因此而取消。在所謂

「風評被害」(受謠言所影響) 的時候，橫濱中華街

主辦了與衛生有關的學習會，並且延遲華人廚師

請假回國的申請。換言之，他們用積極的資訊公

開的方法，對付「風評被害」的影響。 10

四、 SARS的教訓

　　1970 年代，人們相信傳染病是可以撲滅的。

到了今天，無論從藥物的效力和傳染病本身，我

們認識到傳染病是很難完全撲滅的。舉例來說，

在今天，每年死於瘧疾的人就有一百萬以上。是

繼愛滋病 (HIV)和肺結核之後，導致死亡人數 高

的傳染病。二次大戰後，人們認為大量使用 DDT

(雙對氯苯三氯乙烷)便可以撲滅瘧疾。可是，不但

使用DDT產生很多問題，DDT藥力的有效性也出

現問題。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對瘧疾的對付方

法，便不得不由撲滅方案下調為控制方案。在今

天，由於憂慮地球溫度日高、瘧疾傳播的範圍擴

大，瘧疾對策成為高峰會議必然的重要議題。

　　愛滋病和依波拉病毒是人類因為開發森林改

變生態環境的行為而引發的新傳染病。 SARS 也

是這類新傳染病。對於這些新傳染病的出現和那

些已受控制的傳染病再次爆發的可能現象，細菌

學家吉川昌之介稱之為「細菌的反擊」，醫學史

家酒井 也警告說二十一世紀是 「傳染病的時

代」。他們預測這些傳染病因為開發森林而發

生。雖然我們知道必須儘量減少因為人類的社會

活動而帶給大自然的傷害。然而，事實上，我們

卻很少做到。

　　1970 年代末，中國的政策改變，經濟成長被

置於發展的首要位置。因此，假如因為 SARS 而

令到人和物的流動停滯不前的話，就會對世界經

濟產生很大影響。故此，環境和社會體制伴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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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而產生很大變化。對在二十一世紀初發

生的 SARS 的對策，目前主要是用緊急避難的方

法。可預見的是 SARS 對策的發展會對社會制度

帶來重大影響。傳染病對策是一種公共衛生政

策，是社會體制中重要的一環。隨著人民公社解

體、私營企業興起以及國營企業私有化等發展，

中國的社會體制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有很大的改

變。可是，在政策轉換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從農

村醫療保險制度不足等問題，發現社會體制如何

地重整，仍然有很多不明之處。

　　中國政府在各地組織推行 S A R S 對策的機

構，在執行對病患者的醫治和隔離外，同時加強

下列工作：對人口流動的監控、將與 SARS 有關

的知識普及化、投入很大的資金予低收入家庭和

年長患者、管理藥物的市場價格、取締藉 SARS

的投機、禁止到廟宇參拜和取締藉 SARS 之名作

出的違法行為。我們不知道這些政策究竟如何有

效地收拾和整理現在的情況。但是，作為社會政

策一環的公共衛生行政，無疑因為推行傳染病對

策而令到社會體制有很大的改變。舉例來說，根

據〈上海市預防和控制傳染性非典型肺炎預案(試

行) 〉，在法律方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執行〈傳染

病防治法〉及其細則，並且由衛生局落實技術方

面的對策、公安局則著實執行交通和隔離等強制

措施。在這裡應該注意的是各種醫療機構和在居

民社區中設立的衛生中心的功能。〈傳染病防治

法〉在 1989 年修訂，其中第 24 條指出病患者及其

家屬成員所屬的單位以至居民、村民組織是具體

執行醫療衛生的機構。當 SARS 流行時，上海市

對社區組織寄予相當期待。這種對社區的期待，

反映出社會體制的變化。也就是說社會事務由管

理嚴格的居民委員會以至國營企業等單位轉到居

民組織的地域社區裡。 SARS 對策強調的是個人

的管理。因此，今後地方管治方法的比重，也許

會向這方面作出體制上的修正。此外，在農村方

面，隨著人民公社解體，對個人的管理逐漸鬆

弛。人民公社解體令到農村醫療保險制度的功能

喪失。因此，假如 SARS 在農村蔓延，對農村的

影響，將會是難以想象。 SARS 的傳播，也許是

中國政府整頓因為政策轉變而導致管理體制鬆弛

的重要契機。

　　此外， SARS 的各種問題當中，有著眾所周

知的臺灣不能加盟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國際衛

生事務的運作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基於這個理

由，中國一向反對臺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

子。對於支持臺灣加盟世界衛生組織的日本衛生

勞 相 (衛生相) 口的言論，中國政府的反應非

常敏感，要求日本政府貫徹遵守一個中國的原

則。可是， 6 月中旬世界衛生組織在吉隆坡舉辦

的 SARS 專家小組會議，准許臺灣的代表參加。

這樣的變通方法，在今後的重要衛生問題上也許

會繼續採用。

　　與 SARS 有關的國際關係方面的活動，有 4 月

下旬在吉隆坡舉行的東盟及日本、中國、香港、

韓國衛生長官的緊急會議，和在曼谷舉行的東盟

和中國的首腦會議。中國總理溫家寶和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董建華皆有出席在曼谷舉行的會議。曼

谷峰會一方面採用吉隆坡會議的對策，中國和東

盟國家同意設立傳染病對策基金、建設治療和研

究的資訊網絡和設立緊急通報機制。無疑地，

SARS 對策是具備政治性的。日本政府從國立國

際醫療中心的專家中派遣醫療援助隊到中國，並

且提供醫療器材等物資。在橋本首相時代已積極

提倡日本在傳染病對策上的國際角色，可是，即

使如此，日本對抗 SARS 的國際貢獻仍然不足。

這一點從與世界衛生組織主頁連線的研究機構

中，沒有一個是日本的網址的這個事實可以略窺

一二。日本只是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神戶中心的活

動，在國際醫療方面稍稍做出貢獻。

五、結語

　　非常遺憾地，二十一世紀以「911 事件」、美

國主導發動的戰爭以及 SARS 揭開它的序幕。就

如恐怖主義的對策一樣，對付傳染病， 終必然

是個人管理的問題。對於 SARS 本身來說，疫苗

會在短期內研究開發成功；病房內交叉感染的情

況，也應該可以改善。可是，從 SARS 帶出的社

會問題方面來看，現在推行的對策極其量是管理

主義的方向。這從各地實施體溫檢查這一點可以

看到。雖然這是管理技術提高的問題，但是，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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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問地，政治借傳染病對策介入個人的生活領

域中。在 SARS 衝擊時選擇的緊急避難的對策告

一段落時，我們便需要重新考慮社會制度問題。

　　SARS 的研究，因為研究者透過互聯網共享

資訊而得到長足進展。從而，傳染病對策的國際

組織也很可能因此而改變。這從世界衛生組織選

擇積極干預的路線，可見端倪。雖然這是否意味

著世界衛生組織會選擇無視各地政府的意向，強

註釋：

1《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1 號， 2003 年 4 月

30 日。

2《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2 號， 2003 年 5 月

7 日。

3《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4 號， 2003 年 5 月

14 日。

4《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2 號， 2003 年 5 月

7 日。

5《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4 號， 2003 年 5 月

14 日。

6《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4 號， 2003 年 5 月

14 日；第 310 號， 2003 年 6 月 4 日。

7《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6 號， 2003 年 5 月

21 日。

8《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8 號， 2003 年 5 月

28 日。

9《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12 號， 2003 年 6 月

11 日。

10《每日新聞》， 2003 年 6 月 19 日。

行進行調查這一體制，還是極具爭議的。然而，

現在很可能已經進入了國際機構是否應該介入各

地域的事務的爭議階段。

　　二十一世紀的衛生組織在 SARS 的衝擊中，

開始了它的摸索階段。在這裡，應該討論的不單

止是醫學和衛生學的問題，還有國際關係和社會

制度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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